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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她起得隔外早，太陽光線才剛走到她腳跟上，便醒了。

 

也許是因為早，所以一切出奇順利，費時的臉上功夫一次定妝；衣服的選擇也很快速

，她很清楚自己今天的心情；捷運不用因人塞爆，而數次自動放棄上車，今天她不但

順利上車，還幸運的有空位可坐。

 

其實有空位可坐，並不是很重要的事，她還年輕，身體還行。

 

她沒有在密閉晃動空間看書的習慣，也不喜歡假寐（因為她只會更清楚感覺到自己的

封閉）。她喜歡什麼？嗯，她想，她喜歡看人，一個由下往上的角度，一個平常少有

的角度，一個適合窺看別人在眾人之中，獨自一人的表情，他們的空間是開放的，但

靈魂是封閉的。

 

她。

 

一個人，帶點自戀地盯著車箱玻璃面板上反射出來的自己，那個總是沒有太多表情的

女人，對她而言，這是一面公開的鏡子，不是在相機前，她的笑容不能理所當然，所

以她不能笑，若她笑，別人只會覺得她是不是在發神經？

 

這究竟是關於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宗教？道德？良知？責任？或者—什麼都不是。但

，事實就是這樣。

 

這一次，也許是為了讓別人保有安全感，所以她不能笑（她一直以為微笑是最友善的

表現，但有時似乎卻又不是這麼回事）。

 

不能笑。

 

她告訴自己盡量不要在這個時間地點，想快樂的事，因為不合時宜。不合時宜？那何

時才適合想快樂的事？何時？（嘆了口氣）她深情款款望著黑玻璃中的自己，承認

，她始終沒有給自己一個明確的答案過，因為—她想不出來。

 

刷了卡，進了位在六樓的公司，今天她果然最早到。將皮包放上位子後，她便急著將

公司內部的燈光逐一打開，即使外頭又熱又亮，足以弒人，她仍是關在科技的白日裡



過活，而非曝露在自然的陽光之下。

 

她先扭亮會計部的燈，再來是業務部，經過長長一排閃著虎視眈眈折射光芒的透明玻

璃主管辦公室，來到方才進來的大門，一百多坪辦公室的另一邊，是工程部，她沒有

走過去，直接走出兩片沉重透明的玻璃大門，在電梯前左轉，進入一個溼濡的暗室

，屏住氣，用一種小時候怕被鬼發現的稚氣舉動，啪！的一聲，猛然打開廁所所有的

燈，然後—逃掉。

 

立即轉身就走的她，因腹部傳來鼓脹感，猛地收住外奔的雙腳，怕鬼的障礙敵不過實

際的生理需求，她趕緊進了廁所，解放掉今天的第二泡尿液。

 

瞪著馬桶上失去彈性的把手，她雙拳握緊，皺眉憤恨看著小小池中淡黃色液體，惡毒

咕噥的咒罵聲藏在她喉嚨底處，像一個正在籌備巨額唾液的惡毒老婦，滾動發出幾個

晦暗不明的聲音。

 

她準備隨時便要將它們拋出來，就像放泡尿那樣容易。

 

東張西望拉開門，走到最裡處，她試著打開廁所專放清潔用具的空間，尋找一個勺狀

的器具，或是小桶子什麼的。現在，她腦中塞滿各式各樣外胖中空的東西，只要能裝

水，只要有個勺狀的器具，她就可以掌握住一定額度的水量，然後，痛快地沖掉那灘

令人不愉快的黃色液體，尤其那還是她製造出來的不愉快物質。

 

推不開，門被人鎖住了。

 

她瞪著門，不過是些拖把、水桶、毛巾、清潔劑之類用具，有必要鎖門嗎？

 

有必要嗎？

 

反正打掃阿姨覺得有必要，那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她告訴自己。

 

日光燈的白光，從頭頂照射下來，將她身外體內的黑塊，襯得一覽無遺；她臉部皮肉

呈現一種輕微下垂的姿態，帶桃花的眼裡，藏著一抹陰影，像片片桃花落在她眼底

，卻不經意留下了點點斑跡。

 



放棄自己解決這條路，回到位子，發現公司仍無人來，她坐下，伸手拿起桌上仍冒著

白氣的熱包子，肉的味道從軟嫩的白皮裡透露出來，她聞著，總覺得有點油膩噁心

，低下頭，透明塑膠袋上凝結冷掉的水珠，陡然闖進她的雙眼，壓在桃花黑影上頭閃

爍著淒冷陰光，莫名地，她開始進行一種無法自我控制的思考。

 

她身體製造出來的物質，正以一種尷尬的形式，留在那方狹隘密閉的空間裡，被她以

身體排泄為由，粗率地下放在那灘不能流動的狹小水池之地，經過時間與空氣的作用

，它將漸漸發散出令人不悅的氣味。最糟的是，運氣不好的人，將會像參觀博物館上

陳列的展示品一樣，驚然看見她－的－尿！

 

她們會呼氣，掩鼻，擠眉弄眼，一臉嫌惡，然後夾帶隱隱的憤怒，毫不猶豫「碰！」

地關上那扇門。（只因單純的臭味，就能引發她們的憤怒？是嗎？）光是想像那一小

窪黃澄澄、淡淡散發出異味的生存必需排泄物，她就覺得臊（感覺到一股熱氣浮昇至

她美麗的臉部），這本來似乎也沒什麼，現代人搞性關係就像撒泡尿一樣簡單容易

（這本來不就是很簡單的生理需求嗎？），但像這樣死賴著不走，又呈現出半公開化

的局面，的確造成她的不便。

 

雖然人人都會有，而且一天產量不只一次（比人一生做愛的次數還多上數百倍不止

），但次數多，就可以變成習慣，然後逐漸轉為自然而然的定律，似乎無法在這裡獲

得印證，這個舉動，可因習慣而順暢自如，但被人瞧見卻永不可能自—然—而—然。

 

怕別人認出筆跡，她快速開了個word檔，輸入「故障」兩個大字，將字型大小放大成

48，字體為標楷體，列印，在主任凌亂辦公桌上的兩個膠台間，選擇撕下一塊紙膠帶

，回到一切無恙的現場，尖著耳朵，探聽身後有無來人，她因太過緊繃，而導至整個

腦子呈現一種膨脹到極致發白發疼的狀態。然而，這並不影響她動作的敏捷性。一氣

呵成地回到座位，方才落座，拿起收整乾淨桌上，那團失去溫度的包子，一聲「早安

！」讓她手中的包子在半空中狠狠震了一下，抬頭，對業務部的小如溫暖笑了笑，匆

匆低下頭，咬了一口手中的包子，木然咀嚼了幾下。

 

嗯，都涼了。

 

 

 

 

 

打掃阿姨穿著棉質百花怒放圖樣的薄質上衣，於早上十一點準時出現在廁所的最裡處



。先擠了一大團洗手台上香噴噴的洗手乳，馨香氣味軟化她平常緊皺的眉頭，感覺香

氣因她洗手的動作而更加芬芳，阿姨閉眼，顯得有些沉醉。

 

這一罐洗手乳的價錢，是阿姨一家五口一年半的肥皂錢，從身上背著的米色大型購物

袋裡，拿出一個透明塑膠袋，將台前的洗手乳拿近自己，使出全身力氣，像台速度調

至最快的按壓機，瘋狂地將白的像絲綢的洗手乳，擠進袋內。阿姨不是沒想過整瓶帶

回家，但心裡總覺得不安，於是便想了這個折衷的辦法。

 

打了個結，阿姨雙手捧著有些冰涼的軟物，小心翼翼收進袋裡，轉頭，看著鏡中的自

己，笑了。

 

背著一下子變得沉甸甸的購物袋，阿姨嘴角沾著抹笑，仍殘留污漬的手從皺巴巴的黑

褲子裡掏出鑰匙，開了儲藏室的門，把自己的袋子，放在裡邊一個白色不用的洗手台

上（那裡從沒出過水，只是一個阿姨放置皮包的凹槽），拿出洗刷工具，阿姨開始今

天的打掃工作。

 

先將廁所打量一圈，沒唸過書的阿姨，不知道那張紙條上究竟寫了些什麼，走過去

，一把撕下來揉了兩下，便要往垃圾桶裡扔，但一陣腥臭味阻止阿姨的動作，幾乎是

馬上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僵著平板的臉孔，憋住氣的表情，阿姨像具死白雕像。

 

砰！不小心太大力關門，阿姨被自己製造出來的聲響嚇了一跳，驚懼的瞪大雙眼，攏

著眉，皺著嘴，慢條斯理地將手中早已皺巴巴的紙條，用帶著濕氣的粗短手指，小心

攤平，沿著舊有的膠帶痕跡，重新貼回門上，然後，開始今天的打掃工作。直到完成

早上的工作，阿姨還是不知道，上頭的那兩個字，究竟寫了些什麼。

 

 

 

 

 

下午三點，室外的空氣隔著玻璃，向他們展示熱暑的威力，空氣流動極不正常，像團

蒸氣，緩慢的—整體的—逐漸往上飄搖—

 

辦公室始終清冷地像座冷凍庫，而今天卻浮散著一層淡淡焦躁分子，主管敏銳的嗅覺

，感覺到了！所以更加集中精神盯緊每個人，主管看向小如，又看向別人，感覺他們

將成為一群造反的囚犯，只等一個契機，他們便要搞起革命。

 



她站起身，知道主任抬眼關注了一下，她不在乎，應該在乎的，但她沒有，挺直腰桿

走出去。

 

廁所裡的紙條仍在，只是皺了。

 

她走進離那間最遠的廁所，出來，便遇見阿姨進來進行下午的打掃工作。

 

「阿姨，那間廁所壞了。」

 

「偶朱道呀，妳們要叫警衛打電話找人來修啊。」

 

她「喔！」了一聲，走出廁所。

 

阿姨在廁所裡。?！?！砰！砰！帶點平常沒有的焦躁，對待裡頭可憐沒有生命，一群

在廁所裡默默工作的服務人員。

 

她走進茶水間，伸手取紙杯，卻突然看見熱水器裡冒著泡泡的熱水，放下手，抬腕看

眼手錶，放下手，走到落地窗邊，凝望橙橘色的城市一會兒後，從裙裝的口袋裡，掏

出一根煙和一個昂貴的金色打火機。「啪！」點上了火，她塗著水亮唇膏的雙唇趕緊

湊上煙屁股，惡狠狠吸了一口，整張臉瞬間變得愁苦起來，移開煙，朱唇微嘟，白色

矇矓的煙像鬼魂一樣，從她充滿性慾的豐滿雙唇裡，無聲息地飄出來，沒有停留，逐

漸在這三坪大的茶水間裡，漸漸隱去。

 

她感到全身在那一秒鐘完全鬆懈下來，像個嗜毒的毒蟲，在忍了一個世紀後，終於能

使出全身氣力吸進一口毒品。但，她的放鬆沒有持續太久，身後突然的聲響，讓她立

即回頭。

 

「我不知道妳會抽煙。」小如淡淡看她一眼，伸手至牆上，從鐵製長條型的杯筒下

，拉出一個杯子，不知是用力過猛，還是怎麼的？竟連著掉下兩個紙杯。

 

小如抓著多出來的那只紙杯屁股，雙唇厭惡地使勁，拱成一圈菊花似的小黑洞，硬是

將手中的杯子，由下往上捅回去。

 

她看見紙杯的下半身，早已因小如的劇烈動作而扭曲變形。

 

「小如，妳可以把上面的鐵蓋子打開，就可以輕輕鬆鬆把多餘的杯子放回去。」



 

小如雙手捧著剛泡的熱茶，若有似無地吹著杯上飄渺的白煙，白煙立即呈現向四周游

移的緩慢姿態。

 

小如原不想回答她，但突然看見窗外皮膚黝黑的洗窗工人，手中拿著一塊厚布，隔了

約兩步之遙，與他面對面，深深注視著他奮力挺進的模樣，令小如一陣口乾舌燥心跳

加速，那瞬間，小如突然感到久違的撞擊，以唐突的介入闖進她的心，懼驚地澀縮一

下，小如突然想起前幾天報告新聞，曾報導兩名工人，因長時間在大太陽底下工作

，又未即時補充水分與電解質，造成體內多處器官耗竭而死，死亡前，體溫高居在

41、42度上下，難以下降。

 

想到原應冰冷的兩具屍體，竟熱騰騰地被放進冰櫃，以小如的想像，這就像是將剛煮

熟的肉食，被無知草率地置入冰箱。

 

小如第一次察覺到身上這件七分袖兔毛罩衫，是以多麼溫暖柔和的姿態，將她暖暖包

圍，輕吹一下熱茶上空，一團熱氣白煙，轉著圈圈，向前撲去（有點像颱風移動的節

奏），罩在窗外渾然未覺的工人下半身，奇異的，小如滿足地笑了。

 

茶水間裡的這兩人，此時才開始真正有興趣與身旁的人對話。

 

「知道，但我懶，我不是專門放杯子的人，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這不是理由，其實妳可以更輕鬆將杯子放回去，而且不會傷害到杯子。」

 

「傷害到杯子？」小如像聽到一件荒謬的事情，裂嘴一笑，沒有笑聲，沒有溫度，頭

頂上過冷的冷氣出風口，將綿延不絕的寒風，秘密吹進小如嘴裡，冷冷的風，敲擊在

敏感的白齒上，一陣惱人的酸痛讓小如立即閉上嘴巴，結束這個不算微笑的微笑。

 

「妳呢？來茶水間不喝水，在抽菸？我平常怎麼沒看妳抽過，可真會隱瞞。」

 

喝了口熱茶，見落地窗外的強壯男人，蹲下身子洗低處的玻璃，小如感覺剛才嚥下的

那口茶－好燙！

 

「我本來是來喝水的，後來又不想了，至於抽煙……妳想工程部追我的那些人，會期

望我是一個會抽煙的人嗎？」她帶著輕微敵意說完，滿意的在小如平庸的五官上，看

到排整出近似嫉妒的表情符號。



 

「唉！妳真辛苦，哪像我，最糟的部分全攤在身上最公開的部位，害我就算真心想隱

瞞什麼，也沒那個動力。」小如蹙著那雙毛髮稀疏的眉毛，看見升降梯子將工人帶往

另一個辦公室。

 

「小如！妳長的又不醜，其實只要妳肯稍微化點妝，修飾掉一些天生的缺陷，一定也

是個美人胚子。」她心中因聽見一毫克的實話，而大大地處在震驚之中，僅管她表面

不動聲色，但嘴皮子上立即呼出憐惜的情緒，接著一串漂亮的話，就這樣極自然地從

她嘴裡－滑了出來。

 

「別安慰我了！」小如睨了她一眼，傾過頭，悄悄地笑了。

 

「我是說真的，整間辦公室裡沒有一個女人不化妝，要是她們全卸下妝，妳才會發現

那些化妝品有多神奇。」

 

「真是這樣？」小如看見工人又朝她們這移動過來，心中的希望重新被燃起。

 

「唉。」她重重點頭，將煙屁股拿到洗手台燒熄。

 

滋……

 

這一聲不像東西被熄滅，倒像什麼東西熟了。

 

一個男人的身形閃過茶水間外面。

 

「妳知道廁所裡那張『故障』是誰貼的？」小如意興闌珊地問，收回目光，改放在視

線有些游離的她身上。

 

「我怎麼知道！」她轉頭，迅速拉開窗，將小小溼溼的煙屁股，扔出窗外，關上。

 

「這樣。」小如板起臉，粗鄙地注視著她的動作。「剛才阿姨要我和警衛說，為什麼

她不自己去講？」

 

「她和警衛不合。」

 

這是全棟樓都知道的事情。她瞥了小如一眼。



 

「那總得有人去跟警衛說吧，都已經開始變臭了，真是！」小如雙眼定定地看她，嘴

唇的動作變化複雜，常出現一些為了表情，而非發聲的形狀。

 

她恨恨扭過頭，抽起零食櫃上一根巧克力棒，再轉回頭，臉上的甜度不輸她手上的甜

物。她對小如笑了笑，轉身就走。

 

小如看著她離去的背影，淨白的臉上隱隱泛起一層壓抑過後豬肝色的紅暈。

 

其實她一直都知道，那個人──就是她。

 

 

 

 

 

公司左半邊是工程部，那是一塊陽盛陰衰之地，連室內擺設的植物，都在刻意彰顯這

種分別。

 

業務部與會計部的室內植物，多為細葉、嬌貴的盆栽，外面陽台上，還特地種了好幾

盆玫瑰……等花卉，而工程部則多為乾旱的沙漠屬性植物，一星期頂多只能澆一次水

，不小心澆多了，只會使根部腐敗，有害無益。

 

公司的右半部總充滿無聲的話語和眼神交流，密密麻麻的在每一個座位間竄動，他們

知道不少，但這些消息就像絲線一樣，緊包裏著他們，一個方型座位是一個坑洞，每

一個坑洞裡都蟄居一團橢圓的白色蠶蛹。而左半部什麼也沒有，荒涼的像座大漠，蜚

言流語在這從不私下流動，而是開誠佈公，一方面是所知有限，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

彼此能談的話題少之又少，難得碰見了相同話題，不但要拿出來講，攤出來說，還要

加上莫名自信的臆測，只要一有可疑人選出現，便非得要搜集眾人印象中所有支離破

碎的事證，沒人管A跟B的相關有多高，反正說的出來，就先加分，等累積到一定的量

，就可立即拍案定論。

 

（反正，人們向來只看樓有多高來代表一些抽象的形容詞，像是先進、發達、富庶

……等，卻顯少有人真正去關心裡面究竟有多少實質的東西。）

 

一個快四十歲的工程師在茶水間外遇見了她。

 



「妳也來喝水？」工程師臉上的笑容近乎討好。

 

「嗯。」她心不在焉，模糊不清地回答。

 

「剛才我們那裡在討論一件事。」

 

「什麼事？」見他神秘兮兮開頭，她收回原本急欲走離的兩隻玫瑰色高跟鞋。

 

「就是從廁所傳出來的那個臭味，阿姨都跟我們說了，說妳們有人上了廁所沒沖水。

」

 

「是壞了。」她皺眉，腦中浮現阿姨黝黑油膩的暗色臉孔。

 

「怎麼不叫人來修？那東西愈來愈臭了，中午上廁所時才依稀聞的到，現在卻連我們

辦公室都可以嗅到那股尿騷味。」

 

「哪那麼誇張！」她覷了工程師一眼，鼻子卻下意識收縮了數下。

 

「反正大家都這麼說，說完後，就感覺好像真有那麼回事。」工程師有些不好意思地

搔頭，不明就理地看著她的美麗雙目有些噴火。

 

「阿姨不肯和警衛說，當然沒人來修。」她冷眼看他，自覺殘忍地發現—他像條狗。

 

「那妳為什麼不去跟警衛說？」男人困惑。

 

「你去說吧！」她全身向他發散出對他的感覺，毫不掩飾。

 

「我……」工程師瑟縮了一下，怯懦開口：「我怕下次警衛會為難我的朋友。」

 

這棟大樓進出都要刷卡，若有朋友來找，通常需要登記或解釋半天才給放行，通常最

好辦法是內部的人，直接下去接人上來，不過就算這樣，警衛有時也會用那惱人的審

視目光打量，總讓來人不好受。

 

她對工程師巧然一笑，彷彿在告訴他。那不就得了？

 

「我們一整天都在討論那個人是誰。」男人突然神秘笑了笑。



 

她心中一驚，雙眼卻懶洋洋地看他。

 

工程師向她走近兩三步，刻意用最低沉的聲音說：「我們都覺得是－」

 

她身體逐漸產生僵硬的感覺，害怕他說出像「最早到公司的人」或是從膠帶、紙張瞧

出什麼蛛絲馬跡，幸虧她早上腦子還算清醒，用格式統一列印的方式來張貼文字。

 

「小如。」他興奮的語氣像在宣佈比賽得獎者。

 

「小如？」她放下一顆心，像沈下一顆石頭，然後，心底立刻浮冒出一個問號。

 

「是吶！除了她以外，還能是誰？」男人自信地說。

 

「用女廁的人可多了。」精神鬆懈下來後，她對眼前的情況感到好笑。

 

「但她的可能性最大。」見她不信地撇嘴，他舉證：「全公司就屬她最會喝水。」

 

「喝水？」她挑眉，並不打算提醒他這件事的重點不在次數上的機率問題，而是純粹

的運氣因素。

 

「是呀！每次休息時間一到，她就老往茶水間跑，用幾分鐘的時間喝掉一杯熱水後

，又立即泡了一杯回座位上，阿姨說，她平均一小時要上一次廁所。」

 

她挑眉，不予置評男人這番話。她不記得以前去廁所時，有無被阿姨偷偷記下次數

，阿姨待在廁所裡這件事，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因在她的腦子裡，已將阿姨變成廁所

的一部分，就像洗手台、衛生紙、馬桶一樣，只有等它們壞了、沒了，才會引起她一

點點的注意，然後再轉眼間，即可忘掉，直到她下一次光臨廁所，才會突然憶起，啊

！剛剛衛生紙就沒了！馬桶壞了！阿姨不－見－了！

 

只要阿姨在的一天，她就會不斷不斷地提醒眾人，唉呀！誰上廁所沒沖水！誰那個來

，把馬桶弄的血跡斑斑，像兇殺案現場一樣！（天曉得，阿姨最好是有看過兇殺案現

場。）誰的尿滴在馬桶座上？好噁心！誰一次拉了幾百公里的衛生紙，就為了擦那兩

隻小手，好浪費！（阿姨，那一捆衛生紙的總長度，絕不會超過一百公里，所以更別

說“幾百公里”！）

 



她敏銳的搜尋系統又感覺到一個黑影晃過電梯前。

 

公司大門一出來，便是電梯，電梯再把左右兩個空間隔為廁所與茶水間，左邊出右邊

進，茶水間靠電梯的這一邊，有個安全門，安全門外有一個大型的橘色垃圾桶，公司

同仁大多在下班前幾分鐘來倒垃圾，通常不會選擇在下午三點的休息時間，所以這裡

是她幽會的秘密基地。

 

 

 

 

 

她忘了自己是怎麼打發掉工程師。（也許是因為他在她生命中，正扮演著一個可有可

無的角色，所以她對他的記憶反映出這項事實。）

 

匆匆來到安全門外，一個恍神，便被人拉進安全門裡。

 

「怎麼這麼晚才來？」西裝筆挺的男人將她壓在裸白的牆上，像俄羅斯娃娃那樣包擁

著她。

 

「還不是小如！」她側過頭，親了男人坑坑疤疤的臉頰一下。

 

「我小姨子？」男人全身肥肉不爭氣顫了兩下後，僵硬。

 

「是呀，我的經理大人。」男人臉上慌張的模樣，讓她感到一陣滿足，所以她輕輕地

笑了。

 

男人見她笑了，心頭上的肉一陣發癢，一把將她擁的更緊。熱氣在她後頸放肆地吐吶

，灼燙的右手掌探進白襯衫裡，她扭動掙扎，低喝：「別鬧了！」

 

男人恍若未聞，心裡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將他身上的癢，漫到她的身上去，其餘的

，男人都顧不得，也不想去顧。

 

「我三個月沒來了。」她冷冷的說，語氣像在陳述誰死了。

 

男人只愣了幾秒，稍微鬆手，但仍緊抱著她，為她身上常有的一股香氣。

 



「我正考慮要不要拿掉。」她盯著白牆上兩個重疊的黑影，從前是他疊著她的，如今

，她只看見自己的影子，即她影子裡一個極小極小的黑點。

 

「……」

 

「你真覺得小如什麼都還沒發現嗎？」她花漾的五官迸出一絲寒光。

 

「她沒跟她姐說，就是還沒發現。」男人吻上她的髮，心中想到，原來是懷了孕，難

怪這陣子老覺得她胸部似乎變大了。

 

兩人各自深埋在自己的思緒裡，許久後，男人看了眼手錶，開口：「明天，我約了一

個大案子來公司談，把業績給妳，光是獎金就超過妳一年的薪水。」

 

「這麼大的案子。」她輕鬆地回答，感覺僵了一個月的神經，終於鬆了下來。

 

「我花了一個月策劃、協商，就只剩明天正式簽約，我把好處都讓給妳。」

 

她愣了一下，然後笑了，塗著鮮紅荳?的手指，輕撫著男人的下體，男人閉上眼，吁

了口氣。

 

「你對我的好，我會好好放在－銀行裡。」她美麗的臉龐隱含著一種下決心後平靜和

煦的溫度。男人以為她又在說俏皮話逗人，只管笑著，覺得她真是個逗趣的好情人

，他這輩子最愛的情人。

 

 

 

 

 

第二天，尿又更臭了。

 

阿姨忍著臭，仍在偷香噴噴的洗手乳，只是比平常更加狠毒報告著別人私密的如廁習

慣。

 

工程部裡所有的人，更討厭小如了，氣她的不說，自己生出的禍事要自己解決才對。

 

工人又來了，這一次來，不是為了窗戶，而是為了一個女人。



 

小如不只知道誰和誰搞在一起，還知道一個月前，有人在廁所裡用了驗孕棒，阿姨全

說了，但小如選擇什麼也不說，說了之後，她只有失去，不會得到任何東西，如果硬

要說有，那至多就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但小如並不打算對得起那個叫做良心的東西

，因小如對良心的存在與否，根本上積存著相當深厚的質疑。

 

每天小如看著美麗的她，披著發生在她身上的醜陋事件，只有在這一刻，小如才會深

深感覺到上帝是如此公平！

 

阿門！

 

她、經理和另一間大公司的代表從會議室裡出來，每人臉上笑燦如花，等人進了電梯

，男人問她，怎麼了？

 

她笑了笑，說是昨晚沒睡好，有點累。男人要她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她想起那個已

打包收拾好的家，又笑了笑。

 

 

 

 

 

走出電梯，A代表見B代表皺眉，關心地問：「怎麼了？」

 

「沒什麼。」

 

「是合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A代表問。

 

「不，你難道沒聞到嗎？」

 

「聞到什麼？」

 

「那股臭味……」

 

「臭味？從空調傳進來的嗎？」

 

「應該不是。」



 

「那是從哪裡……」

 

「你真的沒聞到？」B代表不耐煩地打斷A代表。

 

「我……我專心在合約上，所以並沒有特別聞到什麼臭味。」

 

「你怎麼可能沒聞到，那味道這樣明顯！」

 

A代表無辜地聳聳肩，B代表嘆氣，朝大樓警衛點點頭。走出大門，不解地抬頭望向這

棟金碧輝煌的大樓，帶點怒意困惑自囈：「究竟是怎麼搞的？這些人居然全都受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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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凌琦

 


